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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时隔三年，新编昆曲

《重逢〈牡丹亭〉》在YOUNG剧场

演出，和三年前首演相比，这次

“重逢”在表演状态或对角色的理

解上有哪些新的变化？

张军：《重逢〈牡丹亭〉》总体
来讲还是比较烧脑的。我们三年
前首演，现在又回到上海，在
YOUNG剧场这样一个以呈现当代
剧目为主的年轻剧场复演，可谓是
温故而知新。这部戏的肌理、曲
牌、唱词和文学都是原汁原味的汤
显祖原词。将近三个小时的戏，大
量呈现唱念做舞，包括京生这一行
当的硬功，仍然保持着传统的风
格。我开玩笑说，它在一定程度上
是体力活。首先需要完成三个小
时的唱念做舞，并且人物刻画需要
更加精准、丰满、丰富。我认为，它
还是一个完整的传统戏曲格局下
的新思考。

青年报：《重逢〈牡丹亭〉》针

对的是更年轻的受众，还是昆曲

老戏迷？

张军：我演过大概10个版本
的《牡丹亭》，各个剧团都有不同
的《牡丹亭》版本。我相信，喜欢
昆曲的朋友一定可以在这个版本
里找到新的乐趣。它的传统仍然
是汤显祖，只是编剧罗周带领剧
组打造了不同的解梦方式和舞台
呈现方式。这个舞台的视觉审美
非常当代，极致简约，我认为，老
观众会找到新乐趣。如果是对
《牡丹亭》并不熟悉的新观众，你
会发现400多年前的梦，无论是
汤显祖的辞藻，还是舞台呈现，昆
曲的极致之大雅，依然会带给大
家全新的感受。现代社会变化太
快，大家每天都能感受到，例如，
观看短视频时，一定要在十几秒
钟就有快感。这个戏需要三个小
时来呈现一个非常浪漫的极致爱
情故事，或者说一场大梦，它需要
你有更多的时间安定下来。随着
汤显祖与我们的表演一起起承转
合，它和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之间
是“拧巴”的，但是昆曲具有独特

的韵味和诗意，在当下社会，你不
太容易感受到，作为青年观众，你
能走进剧场，体验一次独特的艺
术感知旅程，那多棒啊！

青年报：《重逢〈牡丹亭〉》的

叙事手法让你“圆了一个梦”，能

否具体谈谈这个“梦”对你意味着

什么？

张军：掐指一算，到明年我即
将入行40年，曾几何时，和前辈
老艺术家相比，和我的授业恩师
相比，我最大的优势就是年轻，这
样看来已经不年轻了。从退休的
角度来看，倒计时时间表也是可
以被计算出来的。回首往事，我
在这场巨大的梦幻里演绎了汤显
祖的“临川四梦”，它们与我的艺
术人生有如此美好的契合。此刻
回首往昔，似有一种恍惚，就像柳
梦梅说：“这个园子仿佛几时来
过。”让我总有这样的感慨：究竟
是我演了昆曲，还是昆曲给了我
一场艺术之大梦，这个过程很美
妙，也很有趣。

对话昆曲艺术家张军

于姹紫嫣红处，圆一场人生大梦

为了让年轻人喜欢上昆曲，张军一直在做各种尝试。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时隔三年，张军带着新编昆曲《重逢〈牡丹
亭〉》亮相YOUNG剧场，这部戏也圆了他与柳
梦梅“共生”的艺术大梦。从艺近40年，他一边
在台前坚守“昆曲本体不能丢”的创新理念，一
边在幕后情系昆曲的教育传承。站在文化大繁
荣、大发展的时代面前，张军说：“未来会有更多
关于教育传承的使命和责任落在我肩上，我希
望把这些经过时间打磨的作品都给到学生，继
续传承下去。” 青年报记者 冷梅

青年报：对于年轻观众来

说，昆曲可能存在一定的欣赏门

槛，这些年你用了哪些方式成功

拉近昆曲与年轻人的距离？

张军：说实话，我觉得自己
已经不太年轻了，现在年轻人
喜欢的样式，有时确实超乎我
们这一代人的想象。他们很让
人肃然起敬，我也年轻过，当时
也做了一些前辈似乎不大会做
的事。现在，我看到很多年轻
人艺术涵养更好、表达更勇敢、
创作样式更新鲜。当年，我与我
的音乐总监彭程老师，他和我同
年，在 2011 年创立了新表达

“水磨新调”；可是面对今天的年
轻观众时，我们不得不感慨：如
今的年轻人听传统音乐与10多
年前很不一样，他们更加自信。
他们对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戏
剧文学和诗词歌赋仿佛更加自
信了。他们接受新鲜事物的速
度与世界同步，获取信息的渠道
更加快捷。要充分相信他们！
所以当我创作《重逢〈牡丹亭〉》
时，突然有一种不同的感受。园
林《牡丹亭》只有75分钟，在花
园里表演，我曾经认为75分钟
足够，需要快一点，不能太长。
我们的《寻梦》才3分钟，《冥判》
才5分钟，《拾画叫画》才演到10
分钟。今天这一部戏竟然有3
小时，好长好长。

观众能坐得住吗？我充满
信心，今天的年轻人在如此诗

意的昆曲中能寻找到自己的
“诗和远方”。我希望大家走进
剧场，都能有这种感受。原来

“诗和远方”并不只在远方，它
就在你身边。在昆曲身上，你
都能感受得到。我热烈期待，
今天的年轻人能有这样的共
鸣。我一直觉得，昆曲的剧场，
就怕你不来，只要大家愿意踏
进剧场感受昆曲，那就成功了
一半。另外，我还认为，要充分
相信今天的年轻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很长的一个阶段
里，被认为消失了，社会变化太
快，传统文化都不见了，年轻人
当然不知道传统文化。我一直
非常执拗地认为，只要你的母
语是汉语，传统文化就在你心
里最温柔的地方待着，就要看
你会被什么东西唤醒。可以是
一首诗词、一封美妙的家书、一
曲古琴曲、一幅留白的中国古
画，更可以是昆曲。因为昆曲
是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集大成
者，诗词歌赋，古琴也好，古画
也好，你在其中能感受到的东
西，昆曲里面都有。一定要相
信年轻朋友也能感受到，也会
为它怦然心动。今天这个时
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非
常多的机会，和年轻人走得更
近。我相信只要大家来，再加
上我们这样真诚细腻的表演，
就会发现原来“诗与远方”就在
身边。

青年报：从艺近 40 年，你说

过“是我演了柳梦梅，还是柳梦梅

演了我”，似有一种“庄周梦蝶”的

奇妙。这种艺术与人生的交融，

给你的昆曲生涯带来哪些至关重

要的影响？

张军：我不是一个产量非常
丰富的演员，我需要想很久，花费
很长时间准备和打磨，我希望演
一个是一个，演一个就要留下一
个。《牡丹亭》距今已经400多年
了，它为何好？因为各个时代的
艺术家运用自己的心力和智慧去
浇灌它，从中长出的点点滴滴，丰
富了昆曲这样伟大的艺术。园林
《牡丹亭》已经16年，《春江花月
夜》整整10年，《哈姆雷特》到明
年也是10年。我从事昆曲传播
将近30年，我认为这一辈子只要
做几件事、几部戏，每个角色都可
以反复地演。《重逢〈牡丹亭〉》是
三年前的作品，现在又出演了一
版。我希望通过自己全身心的能
量投入和对它的塑造，对人物和
表演上的精益求精，让它经得起
时间的考验。个人的时间以及艺
术青春非常有限，我希望这些自
己热爱的心血之作，可以一直演
下去，并且在各个阶段都能“温故
而知新”。等到10年之后，这部
戏可以传给学生，学生也可以再
一路演下去，那才是有价值的。4

年多以前，我回到母校上海戏剧
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担任校长，未
来会有更多关于教育传承的使命
和责任落在我肩上，我希望把这
些经过时间打磨的作品都给到学
生，继续传承下去。未来10年，
教育传承是我最想做的事。

青年报：近年来，你一直在做

昆曲的当代解读和创新性尝试，

这种“创新性”应该把握哪些尺

度？如何平衡传统韵味与现代

审美？

张军：我一直认为昆曲的核
心在于古汉语曲牌体的超然意
象，即对人的极致探索研究、戏
剧和文学表达。昆曲充满诗意，
年轻时我们并不知天高地厚，只
知道形式叫唱念做打。随着这
些年的创作实践，尤其是眼界的
开阔，我们有更多机会了解世界
正在发展的戏剧前沿是什么样
的。我越发认为昆曲本身的价
值令人肃然起敬，越发对中国传
统心生敬畏，它太伟大、太丰厚，
永远取之不竭。

我还记得，当时法国巴黎爱
乐音乐厅的艺术总监一再强调：
纯净、纯粹。站在那个舞台上，
2.5小时，没有麦克风，2000多名
观众用心聆听，我非常享受。我
认为，那样的极致表达才会受到
世界观众的尊重。我们稳稳地托

住自己的文化，把昆曲的表演程
式、样式都训练得很扎实，再带着
广博的眼光去看待世界，拥抱世
界的多样表达形式，才有守正与
创新。既要牢牢地抓住昆曲的本
体不能放，又要放眼世界，为我所
用，这样昆曲才能行稳致远。

青年报：一直以来，你坚守着

昆曲的传承与创新，可不可以说，

是上海给了它丰厚的文化土壤？

张军：我认为，上海大剧院具
有很强的谋划能力和战略眼光，
他们创作了东方美学系列，无论
是新编昆曲《重逢〈牡丹亭〉》，还
是舞剧《白蛇》，这都是上海大剧
院的眼光、担当、责任和使命。
它对于上海的戏剧观念来说是

“桥头堡”，需要有非常多的思考
在其中，并且身体力行地进行创
作实践。

我创立自己的民营剧团已有
16年，这个过程非常不易。张军
昆曲艺术中心之所以会在上海，
是有道理的。上海，海纳百川，包
罗万象。它让我们在这片土地上
能看到传统，既有昆曲这样深厚
的传统，也可以去做很多实验，拥
抱今天剧场的文化和氛围，我也
创造出很多新的演出可能性。今
天上海的艺术家应该有这样的心
态，可以创造更多与众不同的舞
台景象。

与青年共鸣，汉语语境下藏着昆曲的诗意

传承与创新，把昆曲交给下一代

温故而知新，打磨传统昆曲的“戏核”


